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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褻神 

  「它稱之為真理，不論築成它的是十字架還是八卦，或是哪個語言的經文，而我親眼所

見，那曾經跪拜著祈求與平靜的禱告的人，在進行了最極致的褻瀆後能過得多麼幸福；人

們究竟為何而堅守不存在的真裡？人們把阿門、阿密陀佛掛在嘴邊，滿嘴教義、真理、經

文、咒語，卻從來沒有人細想過這些爛熟於心的內容。」 

 

序：聖像 

攝影棚的白牆如同未書寫的經卷，柔光箱在跨一步就觸手可及的距離將光線散成了臨

時的光環。父親說笑容要「穩」，像神父維持著他代表神恩一樣；母親說下巴要「收」，像

唱詩前的吸氣準備歌頌祂的恩典。攝影師提醒我們「再靠近一點」，調整著面龐，這應該

要是神聖的一幕，虔誠的他與虔誠的她組成了純潔的家庭，他們純潔的孩子必然也是虔誠

的，必須也是虔誠的；四張臉被相機的光圈聚攏在了同一個畫面之下，在一起不像一家

人，像一張聖像：被要求著合成一體…… 

 

當攝影師抬起手示意結束後，我側身詢問著弟弟的近況，偷偷的嗅聞著他頸部；橙

花、香草與奶香……他什麼時候開始噴香水了？比起教堂裡燒過頭的蠟燭與後台的髮膠與

粉餅，比起這些虛偽的東西，那種不喧嘩又單純的香氣讓人一靠近就忘了要防備。 

 

第一張預覽在螢幕上顯現了出來。工作人員詢問要不要修掉那些小瑕疵，「更乾

淨。」 

父親點頭、母親點頭、弟弟也點頭。 

「留著吧，太乾淨會遮住真正的東西」 

我沒有再解釋。工作人員愣了一秒，微笑著把「瑕疵」改稱為「質感」，父親最後還是要

求將這些「質感」給修飾掉，這樣更「完美」。 

 

 隔日，相框到了，水晶燈的光線把照片表面刷了一層釉彩。父親把相框擺在客廳視線

的正中央，母親把花換到更稱色的花器裡 

「這樣好看嗎？」 

弟弟在我身邊小聲地詢問我 

「這很像……很像……以前的我。」 

弟弟疑惑的看著我，像是不能理解我的回應，是啊……到底是從何時開始的，記憶撥動著

心弦卻又有一絲模糊，是他躺在我腿上撒嬌的時候嗎？還是他哭著跑來告訴我他的鉛筆盒

被放到了黑板上的時候？或者是更久更久以前？ 

我像小時候一樣用指尖輕輕托起了他的下巴，母親開關門的門鎖聲把衝動按下了停止鍵，

他也立刻按住我的手，衝動按下了停止鍵，他也立刻按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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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們都不是了。」 

那眼神像是彌撒的執事端著聖杯，小心到近乎溫順卻又不退縮。 

「對不起，」 

我輕輕的撤回了手，盡可能地放慢呼吸， 

「對不起，只是上大學之後就沒有好好的看過你了……」 

我轉頭走向了相框，伸手把它的角度調整的有那麼一點點的傾斜，再用鑲著假鑽的項鍊輕

輕劃過玻璃表面，光滑的表面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暗處與一絲非常細微的裂痕。 

 

第一幕：裂痕與節拍 

 

 三天後，母親的電話打了進來了。她語氣溫柔卻步伐很快 

「我今天需要我們去教會做見證」 

「你們要互相照顧。」 

她在掛電話前照例加上這句，再掛電話前我聽見了他們那邊還在輪播著那誰都會背誦卻沒

人細想過的信經。 

我望向弟弟，把「神聖的母親大人」說的話原封不動說給一旁的弟弟聽 

「互相照顧，也可以解成互相看守、監視。」 

我補充了一句，而他笑了一下，彼此對視，心領神會，就像小時候一樣。 

 

端詳照片裡那四張臉。那晚攝影棚裡的光線把我們縫合進了同一張照片上，像一張被

要求合一的聖像；而在家裡，父母會在經過時不自覺點一次頭，像向一種對完美的行禮。

我忽然想起那晚靠近弟弟時，頸側那很輕的香氣，那味道和這個客廳的氣味完全不同；這

裡有蠟、粉、拋光的木頭、清潔劑不自然的花香，這些虛偽的味道交雜再一起粉飾著這無

聊的空間，與純真的他在這個空間中對坐。 

「跟我出去一趟。」  

我對弟弟說。 

「去哪裡？」 

「舊社區。有人把我們家的姓氏寫在上面。」 

他皺起眉頭看著我 

「這聽起來很奇怪。」 

「奇怪就在它很誠實。」 

我邊說著邊拉上了他的手有點強硬的讓她起身。 

 

手握著方向盤，沿著熟悉的道路前進，熟悉的景色與每一個路口在前擋風玻璃遞進，

像那幼時美日唱誦的聖歌本，每首都能跟著唱，卻沒人記得這些歌曲是為什麼被寫下的，

每當紅燈，都從照鏡偷瞄著後座身姿端正的他；舊社區的街口有家小教會，白牆上剝落的

漆像被遺棄的偽經的舊頁角；門沒關嚴，裡頭傳出調音的聲音。另一邊是熟悉的巷弄，巷

弄兩側的牆上滿是文字、塗鴉與街頭藝術的產物；我們走進了巷子再混亂的牆上很快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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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們要找的部分，灰舊的水泥上，用藍色油漆寫著我們的姓氏，當年沒有藝術細胞的

我讓筆畫顯得有點歪；字旁邊畫了一隻眼睛，線條簡單，卻把監視的意思畫得很明白。牆

面上方的電線把這個姓氏吊死在空中示眾。 

 

弟弟看著那個眼睛，沉默了很久。 

「你覺得是誰畫的？」 

他終於開口了，像是在考試答題前詢問已經知道答案的自己， 

「任何需要看見，但卻不被允許去看的人。」 

「或者是牆自己畫的。」 

他看我一眼，像要分辨我是在諷刺還是實話。 

我把指尖貼在牆的粗糙上，灰從指腹掉下來。 

「相框裡那張照片，像是教會裡聖像的一樣，連瑕疵都會被修成『質感』，最後連『質

感』也要被修掉。」 

說完我看著黏在我手上的牆灰吹了一口氣 

「因為那樣比較完美？」 

弟弟苦笑著盯著那隻眼睛邊回應著我。 

「完美只是個維持他們面子的可笑說法，讓他們自以為多虔誠。」 

我轉頭看向他微微歪頭，單手插腰站起了三七步。 

「要不你陪我一起？從今天起，我們不要再念信經，更不要管別人替我們定好的信仰。」 

他低頭看自己的鞋尖，又抬頭看我。 

「要怎麼做？」 

「很簡單，在這裡告訴我『你看見的』，而不是『應該說的』；在這裡試試看吧。」 

他想了一下 

「那我試試？」 

 

我等待了他幾秒，他輕輕吸氣像是在準備了什麼。 

「我看見」 

他停頓了幾秒 

「我看見你把相框弄斜了，還用項鍊劃了一下！」 

他稍微大聲的對我說。 

「換你了。」 

他邊說邊轉頭看向我。 

我默默地走到了街道的外側，弟弟轉過身來看著我 

「我看見你沒有在長大。」 

我說著，左手按在了弟弟左肩後的牆上，右手放在腰間 

「還有，我看見你沒有再躲。」 

稍微抬起頭把鼻尖湊近了他的頸部貪婪地捕捉他的味道。 

「如果你想躲，這裡可以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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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起右手攤開了手掌示意，風從巷口穿了過來，像誰輕聲地禱告。 

巷口傳來教會的琴音，彈錯一個音，立刻又找回來。我們同時抬頭，維持在這個尷尬的姿

勢。 

「錯拍了。」 

他笑了一下對著我說，似乎是想趁這時候化解尷尬。 

「會對上的，但拍子對上之前，要先承認沒有對上。」 

我用右手輕輕地托起他的下巴，盯著他試探著他的眼神給予拒絕還是同意，我聽到了他緊

張的吞口水的聲音，但還沒等我從他的面孔看出更多線索，他的口袋裡傳來了鈴聲，他慌

忙地拿起手機。 

「晚上教會的電視台要來採訪我們，你們現在先準備一下，家裡要打掃乾淨。」 

那距離足夠近，近到我能話筒那頭的句子一結束隨後電話馬上斷開的嘟嘟聲；連一個問候

都沒有，這真的很「父親」 

他把手機放回了口袋，像把一本不該在這裡打開的經文先合上。 

「等等你座副駕吧，看看這四年這城市變了多少。」 

停止了自己的強人所難，招呼他離開。 

 

 回程的路上，轉彎時我的方向燈打得很早，像在給後方的人多幾秒鐘的準備。車窗上

映出他的側臉，我聞的到他頸側那一點橙花和奶香。 

「等等在家裡如果他們要我們『見證』什麼，我們就只說我們看見了什麼。」 

「那你會說什麼？」 

「我會說我看見一張照片把一家人縫在一起，我看見它被放在客廳正中央，我看見它其實

比較像是讓人窒息的水牢。」 

我把車窗降下一點，讓風進來。剛經過的小教會在後照鏡裡越縮越小，鐘聲落下一下，輕

得像是窗上的風鈴被遲來的風吹響。 

「今天之後，我們一起停止祈禱。」 

他在我身側點了點頭。 

 

第二幕：見證與傾倒 

 

門鈴在傍晚被按響了三次，父親先一步去開門，像主禮者在進堂曲響起前把祭壇布展

好。兩名攝影師抬著腳架進來，紅色錄影指示燈還沒亮，卻像一顆尚未祝聖的燭火，輕輕

逼近客廳中央。 

「等等照著稿走。」 

父親把幾張列印好的講稿遞給我與他，字體是大一號的宋體，行距跟字體大到像是我們是

瞎子。 

「先謝恩，再談家庭價值，最後表達對社會的回饋，簡短有力。」 

我沒有翻開稿子，弟弟看見我放下了稿子也跟著放下了。 

「笑容要穩。」 



 中山醫學大學第八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5 

父親在一旁補充，像把一條經文釘在我們的聲帶上。 

 

燈架被架好，領夾麥被工作人員別在我衣領上，金屬夾輕輕咬住布料。測試聲在喉頭

震了一下，我看向身後，玻璃上那道極細的劃痕沒有消失，只是被金色的反光吞進去一

半；它不露頭，卻也不肯完全躲好，像在提醒我它是被怎麼創造的。 

「等一下先拍『家常互動』。」 

「再請兩位簡短分享『見證』。」 

主持人沒有意識到歪掉的相框，繼續說著等等的步驟。 

「家常互動」我把這四個字在心裡逐字拆開，像把一顆過甜的糖分次融掉，然後背藏在裡

面的刀片割開自己的口腔、食道然後刺入心扉。 

我偏頭看弟弟，低聲說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的嗎？」 

他乖巧地對我點了點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此刻他的眼神像一頭被馴化的貓咪。 

「不舒服就抬左手。」 

他又點了點頭，感覺的到他的呼吸正在慢慢放緩。 

 

 紅燈亮了，客廳像一座禮拜堂，所有的物件各就各位：水晶燈像無人看守的星辰，花

器像一本被擺正的聖經，相框居中，像教堂面對著信徒的十字架。 

「請分享你們的見證。」 

主持人開場，聲音熟練而自然但又帶著某種疲勞，彷彿他已經經歷過太多千篇一律的鏡頭

與相似的話語。 

我先把客套話說完，像先打開窗讓遲來的風能找的到風鈴； 

風鈴的聲響會打斷一成不變的聖堂。 

「感謝大家關心，也謝謝一路同行的教友。」 

父親在鏡頭外輕點頭，對目前為止表示滿意 

我接著把聲音放平； 

「我看見一張照片把一家人縫在一面玻璃裡；它很純潔，純潔到看不到表情。我也看見，

有些話在婚禮上被說成『盟約』，卻又在別人的家把婚戒藏了起來，直到回到家才戴上，

卻又將他轉到了掌心，彷彿在害怕它反光。」 

空氣被這段話輕輕擰了一下；主持人的表情凝固的恰到好處。 

父親把手上的稿子往上推了推，用手勢試圖讓我回歸正軌。 

「弟弟呢？」 

主持人轉向他，掐斷了我繼續我的「見證」。 

弟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鏡頭，不知道是在猶豫還是在平復自己的呼吸。 

「我看見姊姊把相框調斜了一點；我也看見，從那個角度開始，那才是這個家的樣

子……」 

他停了半拍，像是在思索著自己「見證」了什麼。 

「我還看見，我們的見證都是我們親眼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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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幾秒的停頓，主持人要求攝影師轉換鏡位，並要求我們站在相框的兩側 

我順勢把它再調斜一點，弟弟默契地把手指搭在框下緣穩住它，像在祭台旁扶住一盞要被

風碰到的燭火。父親在外人面前那很「穩」的笑容緊了下，但沒有制止。 

 

「最後一個問題」 

「在你們家最偉大的力量是什麼？」 

父親在鏡頭外翻出稿子指著愛，母親的雙眼盯著我們，如同往常一樣「冰冷」又「慈

祥」。 

「這裡有很特別的愛，像我弟弟小時候總是穿著長袖，而且很常在家裡『跌倒』，我見證

了愛的力量。」 

邊說著我伸手握住了弟弟扶著相框的前臂，防止這些話刺痛到它無法繼續我們的「見

證」。 

母親的笑紋沒有動，指腹在桌角慢慢摩了一圈；弟弟的喉結抖了一下，視線短暫地落在了

握著他手臂的手。 

 

「卡！」 

主持人做出節目收束弧線：「謝謝你們，真的……很特別。」 

紅燈熄滅。麥夾被解開，金屬在衣服的邊緣的重量被卸下。母親停在了原地一片寂靜；父

親把稿子疊好，笑容與鏡頭前無異。 

攝影師收拾著器材。主持人靠過來壓低聲音 

「剛才那個『我看見』，節目能留嗎？」 

「隨便你們。」 

我隨意的回答，彷若剛剛什麼都沒發生。 

「『回』我房間吧……」 

我拉上的弟弟的手，他沒有任何抵抗，餘光撇見他的眼角泛淚。 

 

第三幕：母「愛」與倒十字 

 

 門在我身後輕輕闔上並鎖上，把外面的燈光與稿本留在客廳。房裡只剩空調的微聲與

窗戶透進來的月光，落在書桌邊的小鏡子上；鏡框角落有一道幾乎看不見的髒污，像一節

藏在頁邊的註腳。 

「坐吧。」 

我指了指床邊。 

他照做，手指扣著膝蓋，肩胛骨在襯衫下起伏，像一行還沒抄完的經文。 

「剛才在鏡頭前……你有沒有想……抬左手？」 

我遲疑地問了問他 

他點頭後又立刻搖頭 

「我怕你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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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抬，我就會停。」 

我把一疊衛生紙推到他面前 

「現在也行，任何時候都一樣。」 

他捏著那張紙，視線落在自己的袖口，好像那裡仍有一個被要求用袖子蓋住的傷口。 

「我在這裡，哭不出來的話，我可以幫你。」 

我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確認他沒有拒絕。 

「我看見……你在夏天也穿長袖。」 

「我看見……你每次被問起，都是同一個答案，我自己不小心的。」 

「我看見……你很乖，乖到連痛都不敢說。」 

「我看見……你想要一個正常的媽。」 

說到這裡，他整個人往前折了一下。不是大聲的哭，是被壓得很細、像是玻璃的裂縫後面

滲出來。指節在額頭上發白，呼吸失了拍一樣。 

我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像小時候一樣，等著他一點一點地躺上來； 

不過他沒有如同我的預期一樣，而是整個身體依靠了上來，正面面對著我，他的身高比我

高了一些，但還是傾斜著身體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想要一個正常的母親嗎？」 

我的左手輕輕摸著他的頭，右手輕輕地勾住他有點寬大的肩膀，等待他的回應，那個回應

理所當然。 

在他點頭之後我也給出了我的請求。 

「我能做你的下一個母親」 

他的哭聲停了下來，我能從與他接觸的身體感覺到他的遲疑。 

「不是巴掌、不是羞辱、也不是棍子，而是像現在這樣會先聽你把你的難受說完。從今晚

開始，只要你想停下來就舉起左手的那種，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試試。」 

他沒有回答，也沒有躲避，緊緊自己安放在我的胸前。橙花與奶香從鎖骨邊邊蔓延開來，

我聽得清他胸腔裡的呼吸，氣若游絲，感覺的到他的側臉輕輕地靠在我的乳房上。 

「……媽。」 

他很輕地叫著，沒有任何遲疑。像把一個遲到多年的稱呼，終於放回原位。「好，我在，

乖。」 

我輕輕地把嘴巴靠到了他的耳邊。 

「約法三章，我不會罵你、打你，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舉起左手我就會停。」 

我把下巴輕碰他的髮旋，算是諮詢同意；有一種詭異的衝動，無數次在我沒有他的時候心

中盤旋的想法可能在這裡能夠實現。 

「那能讓我先執行一點母親的職責嗎？點頭搖頭就好。」 

他的頭髮摩擦著我的鎖骨，能感覺到他算是在點頭。 

我拉下了連身裙和內衣的肩帶，露出了右側的乳房觸碰著他的面龐。 

反十字的吊墜自然的貼著肌膚垂下，昭示著撒旦的呼喚貼在了他的頸部。 

「給孩子餵奶是母親的責任吧？」 

低頭，看見了他遲疑甚至略帶點驚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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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想要嗎？還是太突然？」 

我決定稍作引導，手指輕輕勾了一下他的嘴唇 

「你們都不可親近骨肉之親，露他們的下體，我是耶和華。」 

他唸誦著聖經的內容，但我看見了他的信仰被劃出了一裂痕，這條裂痕可以輕易擴大。 

「這不是下體，這只是做為母親的責任，而且，你想想門外的那兩個人；聖經沒有給你一

對正常的父母，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正常的童年，你真的覺得那個女人不知道他的丈夫總是

在下班後摘下婚戒拈花惹草嗎？」 

我邊拍著他的背，倒十字隨著身體些微擺動，另一隻手邊放在他的後腦引導著他的嘴唇一

點點的移動到他該在的位置。 

「恩……」 

我感覺到一陣濕滑與刺激，但幾秒之後他就把左手抬了起來 

「對不起……我需要一點時間」 

他的眼神迴避著我的視線。 

「乖，不用說對不起，我說過只要想要停下來就抬起你的左手」 

輕輕的把內衣肩帶拉回了肩膀上。 

「只要你抬起左手，我就會停止，規則就是那麼簡單。」 

我把手指放到他的鼻尖輕輕點了一下，看著他泛紅的臉頰…… 

「看來我看錯了，你真的長大了，至少感受的到害羞跟羞恥了。」 

「想要什麼都可以跟我說，不論作為你的媽媽或姊姊，想要停下來，只需要像今天這樣抬

起左手就好，忙了一天也累了吧，今晚睡這裡吧。」 

指尖滑過懷裡的大男孩的髮根從他後頸延伸到下巴把他拖到枕頭上。 

「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們還要面對很多事呢。」 

我的手機再開始錄影前就已經關機了，明天還得面對訊息中的每一句話，而他的確也像是

個聽話的孩子一樣閉上眼睛。 

「屬於我們的新約才剛開始，還有很多章節要寫。」 

 

第四幕:謊言與暗號 

 

早上的餐桌上，他們向主禱告，我用食指托回了弟弟的下巴，穿戴式甲片割斷了他的

禱告。 

「看我就好。」 

聲音被我收回咽喉，用嘴形提醒著他我們停止禱告的約定；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頭，但他雖然點著頭，眼神卻還是一直飄向剛結束禱告皮笑肉不笑的那

一對男女，視線仍被那女人的笑紋牽著走。 

女人的指尖在桌面刮出難聽的聲音，就像想要抹除昨天不符合她想看到的章節。 

「晚上要去教會補錄『澄清』，說法統一，別讓人誤會。」 

男人的表情一如寄望的「穩」，勝似昨天什麼都沒有被揭穿一樣。 

「等等我開車載你出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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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著一邊的男孩說著 

「你不是要上班嗎？」 

男孩有些緊張的看著我， 

我用左手在他的下巴邊輕輕搔一下，小聲地說出了我們的暗號。 

「我在。」 

「公司最近有幾個人離職了我幫你問問看有沒有位子，順便讓你去給人資看一下。」 

隨後用正常的音量的話語蓋過。 

拿出手機在瀏覽器的搜尋欄上打上「我不會把你一個人丟在這裡」。 

把螢幕湊到了他的面前。 

「我幫你問了校色員的面試這是資料你看一下。」 

他對我點了點頭，隨後用手指輕輕的勾了一下我的衣角。 

 

按下了汽車的啟動鍵，安全帶同時在兩人的胸前扣上，像把昨晚小小祕密扣好，我將

一邊的耳機分給他；手機上的時鐘前進了一分鐘，輕踩油門，擋風玻璃配合歌聲如同撥放

一首進入前奏的 MV，指尖在方向盤上敲起了節奏，他也默契地跟上，但他在幾個小節後

節奏變得快了些；我沒有糾正他的錯拍，只是把呼吸往往他的速度靠近。 

副歌進來，是一首不需要記名字的情歌。歌詞在鼓膜鋪成柔軟的地毯。 

「歌詞裡都是一些漂亮話，但我不會對你說謊。」 

他點頭，把視線從手機訊息拉回車窗，額側在玻璃倒影裡淡了一度。 

紅燈前，我伸手把他耳邊那一小段線理順，像把譜上的折角攤平。 

「你只要說『你想說的』做『你想做的』。不舒服、感到害怕、或者想要離開就把左手就

抬起來，我就會帶你走；晚上也是，如果你不想去，我們可以不去。」 

他沉默一拍，像在奏一個規矩的休止符。 

我把聲音放輕繼續說道 

「相信我。不是因為我是我，而是因為我永遠會對你誠實。我只是在說真話，而別人全在

說謊。」 

「我在。」 

雨刷在乾淨的玻璃上劃過一下，沒有水，卻像把多餘的雜念掃走。 

 

我把方向盤往右帶開進了公司的地下停車位 

「今天提早了不少。」 

「把音樂停掉吧。」 

我的聲音遲疑了幾拍 

他伸手把正在撥放的曲子停了下來，只留我們的呼吸在車廂裡對著節拍。 

「我在。」 

我補上一句話，不需要他的任何回應。 

他沒有回答，只把耳機線攏得更近一些。像把一條細白的線系在我們之間。 

我輕輕的解開了扣子拉下了右側內衣的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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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要的話，舉左手。」 

盡可能地讓自己的語氣輕描淡寫，但還是殘留了一絲要求的意味。 

「嗚……」 

腺體受到了一絲壓迫，潮溼又柔軟的感覺與牙齒的觸感輪流蔓延開來，我用左手輕輕地摀

住了自己的嘴巴，右手輕撫著他的頭，防止聲音從這隔音糟糕透頂的車殼擴散出去。 

我能從後照鏡裡看到倒十字輕輕地落在他誘人的後頸。 

 

電梯升上來，鏡面把我們壓成同一個平面。我在鏡子裡對他點頭。 

「我在。」 

他沒有開口，只把左手在身側抬了抬像演練一樣，並用右手抓住了我的手，十指緊扣。 

前台小敏看見我們，視線在我們之間停了一秒，像在讀一張沒有標題的照片。 

「早。」 

小敏邊道早安邊把訪客證遞給了弟弟 

「陳姊帶來面試的嗎?可以先去茶水間等一下喔。」 

小敏邊說著邊低頭處理這其他事情 

「先去茶水間，有事打給我。。」 

他要離開我身邊前，我用指尖勾了一下他的手背。 

「我在。」 

這句話就像魔法一樣，我能聽到他的呼吸平穩了下來。 

攝影組的阿晉相機背帶還掛在肩上從門外走了進來。 

「帶粉絲來上班啊？」 

語氣中明顯帶著戲謔。 

「來面試校色員。」 

我瞪了他一眼，把語氣和眼神都壓的凜一些。 

阿晉「喔」了一聲，視線落在弟弟的身上，好像要說什麼，終究只是走向了辦公室。 

 

我回到崗位上。螢幕的白光落在鍵帽上撒了一層薄霜。 

訊息隔著手機的鎖定畫面接連跳出。 

「七點教會補錄澄清」 

「說法先過稿」 

設計師米婭端著一杯咖啡經過身側，馬克杯上寫著「Blessed」 

「你弟在茶水間很安靜，看起來很緊張，人資要我來跟你說老闆要跟他聊聊，可能要久一

點。」 

米婭站在身側停了下來。 

「他看你的眼神很專心。」 

「我知道。」 

回應完我愣了一下，停頓了一秒後轉移話題。 

「你看這個專案，昨天客戶說版頭想要更乾淨一點，然後這個口白要接動畫，這邊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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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麻煩你嗎。」 

「恩，今天應該弄得完」 

米婭盯著我，話與停頓了一下。 

「緊張什麼，弟弟依賴姊姊很正常吧」 

「恩……去確認需求，我應該都批註完了，自己去看一下。」 

我沒有想在繼續跟她聊下去，揮手讓她離開。 

「昨晚那段不要放大痾……應該是說不要特寫……客戶說這邊太 PR臉了。」 

身邊傳來了其他人討論工作的聲音，混成一團。 

我拿出了手機無視了通訊軟體中亮著訊息燈的那一對男女的頭像，視線對焦再了他的訊息

頁面。 

「我在」 

食指輕點發送鍵，他回傳了一個 OK的可愛表情符號 

「記得，有人讓你不舒服就傳『左手』」 

「好，人資說兩點半細聊；在 2B會議室」 

 

大致完成了工作後輕輕地把腰靠再了椅背上，準備稍微小作偷懶等待消息。 

不久後手機傳來了震響。 

「結束了，狀況都還好。」 

「人資跟老闆說等一下直接簽約，下禮拜依開始算試用期，等等結束我去找你」 

看著傳來的訊息，在螢幕前托著下巴 

「等等我下班我們先去巷子裡一趟」 

訊息發出後呆呆地看著螢幕，用人工甲片敲了敲保護貼 

「我們去把那個眼睛畫完」 

抬眼，發現櫃子上的擴香瓶已經見底，順手把新擴香瓶放上，木蘭的香味縈繞在身側，有

一點太過濃烈。 

 

 他一樣的坐在副駕駛，一樣的帶著一邊的耳機，初秋的太陽在此時已經開始變得柔

和，溫暖的金黃色從擋風玻璃灑進了車內 

「那『澄清』怎麼辦？」 

右耳的音樂還在繼續，他的聲音在車內繞了一圈才進到了空閒的左耳。 

「你想去嗎？」 

紅燈正好亮起，我邊說著邊伸出右手，中指的指腹輕輕的從上而下撫過了他的後腦勺。 

「我不想去，我說過我不會對你說謊。」 

語畢紅燈還有幾秒，我轉身摟住他的頭，嘴唇短暫的在他的額頭停留了一秒。 

「我也不想。」 

他猶豫了幾秒給了我答案。 

綠燈，我放開煞車踩下油門，將方向盤打向右邊。 

「等等畫完，附近有間便宜的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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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回去拿東西。」 

當這句話從我的聲帶中吐出，車內陷入了一陣寂靜，他很緊張，畢竟在以前我們要是做這

樣的事情迎接我們的是什麼我們自己都清楚。 

 

謝幕：倒五芒星 

 

鑰匙擰開了大門，裡面沒有人，看來那個女人跟男人都先去教堂了；我先是走到畫

前，伸手按住了那個曾經被我劃出來的裂紋，裂紋從右下角蔓延開來，最大條的裂縫剛好

分割了那對男女與那對姊弟，弟弟在旁邊默不作聲。隨後我們各自走向了自己的房間，整

理了過夜需要的東西，看見了抽屜裡那盒因為好奇買來卻始終沒拆的褻瀆之物。它違反了

主的神性，干涉了主賦予我們的自然能力，它使我們辜負了主對我們最偉大設計，它違背

了主要給我們生生不息的祝福；但我沒有移開視線，只是確認它還沒過期，將它靜靜放進

包裡。 

 

「姊，你為甚麼你要戴著聖彼德十字還要把它畫在牆上啊？」 

他端坐在床上疑惑的盯著我，雙手放到身後看起來很放鬆。 

「叫媽。」 

我出聲糾正他的錯誤稱呼。 

「你不知道倒十字的意思嗎？那算是一個好笑的誤會，總之他現在跟倒五芒星是一個意思

了。」 

我邊說著邊從正面靠近他。 

面對著他坐在了他的雙腿上，這樣剛好可以讓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對上。 

「不舒服就舉左手。」 

我把嘴唇往他的耳朵靠了上去，舌尖輕輕地滑過他的耳垂。 

我能清楚地聽到他的呻吟，慢慢地將舌尖往耳窩中心靠近，沿著輪廓畫了一個圓，又沿著

他輕微的掙扎勾勒出了倒五芒星…… 

 

 有信仰者會斥責我們的褻瀆並慶幸於我們至少沒有玷汙祂賦予我們的神聖構造，無信

仰者會斥責我們的不理智，斥責對可能的生命不負責任。它靜靜地放在了包包裡，包裝依

然一塵不染，落滿灰塵的封膜上的膠帶還保持著黏性，被關機的兩支手機靜靜地躺在了商

旅的桌上，從螢幕的寂靜就能看到那對男女無聲的憤怒。 

「我不會對你說謊，我從很早很早之前就想這麼做了。」 

一個晚上可以很短，短到一不留神就離去。 

一個晚上也可以很長，長到像是明天就會世界會滅，長到像是一輩子。 

但世界並不會真的毀滅，我們的未來也沒有多未知，就是繼續著母子心理遊戲，讓他從現

在的欲拒還迎慢慢地被吞沒。 

 

「不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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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了他的下巴盯著還在掙扎的他，明知故問。 

他的呻吟聲與求饒的聲音彷若幼犬的嗚咽聲一樣，但他始終沒有抬起左手，而我也沒有控

制住他的左手。 

 

那盒褻瀆的東西沒有被用上，但我找到了對我來說更快樂的方式，檢察官理應說我們無法

被起訴亂倫罪，畢竟在這個支配關係裡不需要誰去觸碰誰的性器，有信仰的人理應會說我

們沒有接露彼此下體，不會被神明懲罰；而我們也在這個規則下達成屬於我們自己的快

樂，支配構建快樂，快樂疊出幸福；但他們不這樣覺得，他們道貌岸然的彷彿只要符合某

個標準就脫離了原罪一樣，彷彿罪惡跟善良可以被綁定，卻又在我們因為彼此的需求而恰

巧避開這樣的標準後頭來審視的目光。 

 

「想要繼續嗎？」 

人工甲片在他的腹部上畫著圓圈，牙齒輕輕地刮過他帶著芳香的手腕，指尖在羊皮紙上為

新約的第一章畫下句號，他的肯定聲彷若幼犬用嚶叫留住照顧者一樣，而他不會選擇抬起

左手，而我也不會去控制住他的左手。 

 

我們的關係於須跪拜與祈求，支配的基底是平等，誕生於注視與回應，沒有經書、沒有稱

呼、沒有傳統，但卻依著彼此的承諾無限的燃燒。遠比那雋刻在石碑上的戒律還有沒有被

書本清楚描繪出的神明更有意義，只要他不抬起左手，我就是他的上帝。 

 

……本篇內容由現實故事改編，父母自殺後他們過得很幸福。 

 

 

 

 

 

 

 

 

 

 

 

 

 

 

 

 

 


